
【婚恋问题】
爱情，求你别伤害了诗人
（经管张少莹，2016年9月25日）
秋老虎的阴凉日渐感受到了，走到J栋楼下边，黄叶漫天，在淅淅沥沥的雨中孤寂落寞地坠下。不知道我本性中的多愁善感还是常常阅读宋诗清词凄冷的语境所感染，心里总会有些不适地呕吐感。每当心情不爽快或是稍微抑郁了些，就莫名一股股的气流压着喉咙，喘气甚至觉得不时地窒息。有些多虑会让你妥善地安排好可以规划的可以掌控的事物，可有些多虑只会让你疲惫不堪和信心霎减。

李清照词下“人比黄花瘦”，似乎多雨秋凉的夜很能理解。人，黄花，瘦。昨日阿霓在文友论坛里发表了一首浅浅的诗歌“好像/风/也没有那么凉/可思念的心结冰了”。阿霓与她深爱四年的男友在去年的秋末初冬分手了。温婉的女子又带着韧性全身揉入爱情中，一起的韶光里，她的文字充满灵动和欢乐，真的如文人墨客的点评“读霓霓的文章，耳边总会飘荡着风铃清脆的恰到好处的叮当。”

我和阿霓的认识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可相见恨晚的感同身受，情愫在那春光正好的大卡司奶茶店像气体般易燃而红火。初见阿霓，大方的笑容里，没有多余的话语，“你也喜欢庆山吗？”我翻书的抖颤了下，好像，电影里的戏剧。她低头的模样，我隐隐看到柳眉里藏着一颗不显眼的痣，双眸微微的眨着。“灵秀聪颖的姑娘”我心里默念着。“你坐，你怎么知道是庆山的作品？”痴呆地回应。“喜欢一个作家久了，自然就知道了。”她并没有坐下，手指示着不远处的男生，就走了。

喜欢，久了，自然，知道。

后来在同家奶茶店，同样的碎花连衣裙，我认出了你。一个偏角里，安静一个人吸着空杯，却浑然不知。那天我们肆无忌惮地聊了很多，“因为那天知道你也喜欢庆山，心里就没有把你当陌生人了。”好像，我们，有一种感应的默契。“这是我第二次来这儿，好巧，两次都遇到了你。”她的神情里含着汪汪的泪，本来清瘦温和的面容，一下子憔悴很多，瘦了。

好巧，我们自然而然地成了信任的朋友。

我却无法替你分担心中那份愁苦。

一段感情，分离后的刻骨铭心，与长相厮守同样珍贵。可有些别离，却让敏感多思的人儿无法释怀，比如诗人阿霓。阿霓依赖四年的他，用尽了一个女孩子青春里所有的骄傲和骨气，她说，“我无法控制不去想念他，却忘记了该怎么拒绝不喜欢的追求。”

简简单单的原因，“你太文艺，我越来越觉得配不上你”这句话结束了阿霓和他四年的所有美好时光。

他已研究生毕业，比霓霓大五岁。起初在一起的时候，总会有聊不完的话题。她欣赏他的能力和人品，他喜欢她的才情和善良。她曾经问他：“你工作了，我还在学校，我们的很多观念会不会就不同了？”他没有直接回答，摸摸她的发丝。她知道他家庭情况并不是很好，来自一个小村庄，家人辛苦供他上学，他承受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她理解，从来不会向他要什么礼物 ，在七夕情人节生日等都是先主动写信给他，让他也回复信件表达情意就足够了。四年，整整四年，她收到了唯一一份礼物，就是向她表白的一对耳环。可他却精神上给予霓霓满满的爱，他承诺过毕业后挣钱的第一笔工资会全部给阿霓买礼物。

看着她托腮的左手上，一枚闪闪的戒指，霓霓说她不舍得摘下来，一旦不戴了就好像他真的离开了，可闪着金光的就如刀刺痛一般。她疲惫失落的眼神里，完全不像一位灵动的柔美的女诗人。

他的事业越做越大，性情也变得粗野傲慢，雷厉风行的作风，酒席夜店沾染了一次次。他说生意所需要，他说他村的父老乡亲都盼望着他衣锦还乡，他说他的梦想是拥有更多更多钱，他说他其实更喜欢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现在有权有势了很想再追她，他说他很对不起霓霓的真心，他说他也曾经认真地想守护着很爱他的阿霓可终究抵不过权势和色胆，他说他在学校的那段四年时光是他一辈子最干净最纯美的爱情……

从此，霓霓的诗歌，风格迥异，像变了人一样，换了灵魂。

此刻外边的雨从遥远的天空倾倒下来，凶猛的无情的。我的心像绞肉机一样作痛，难以呼吸。诗人，诗人的爱情，仿佛注定忧伤和苦楚。

思念的心结冰了，熬过严冬就春暖大地了。

阿霓，欢乐风铃的姑娘，你的文字何时能再现快乐的诗韵？

我们谁也无法知道相恋的结局如何。可求求你，爱情，爱情，爱情啊，请不要伤害诗人，伤害一个在笑声里泪流不止的姑娘，请不要伤害太文艺太多情的人儿。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6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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